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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攻城

　我穿着银白色闪亮的战甲，骑在不掺一丝杂毛的汗血马上。犹如石化般仰望苍穹。

天边夜幕逐渐隐退，泛起微微的淡蓝，即而转变成碳火般的闷红，天色渐渐变亮，地平线上，一轮红日缓缓什起。血般的妖艳。

金灿灿的光辉洒向大地温暖了周遭的一切事物。却寒了每一个人的心。

阳光破晓，天地肃杀。弥漫在空气中的血腥味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我转过身看着身后整齐的列兵队伍，在持续了九个多月的苦战之后却没有被失败，死亡催毁斗志的战士。让人可叹的是让这支并不算顶级的水晶战士支持到现在的却并不是孝义或者荣耀。而是愤怒。是在一种致命压抑下迸裂出的愤怒。如同冰山下的岩浆。隐忍的外表下是足可溶化一切的力量。

没有光的世界，从天而降的流火，战争的硝烟，无止境的屠杀，凄惨的哀嚎，遍地的尸体………………这是每天都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边的事，就如每天吃饭睡觉那样的频繁。

你有没有看到过自己的亲人在瞬息之间在你的眼前分成一块一块的样子。你又有没有看到过被尸体淹没的荒草，被血水污染的河水……

我见过，这是一个充满罪恶欲望的地方，一切罪恶只因为那一个人的私欲。

可是，这一切都将结束了。

心中忽然泛起一丝凄然。十万战士，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每个人脸上却毫无表情。没有激动，没有紧张，就连一直支撑他们的愤怒也没有了。每一个人的脸上是绝对的平静。

这就是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了

我转过头来，隐没掉眼中最后一丝脆弱。望向面前这座高大奢侈的城楼。

“帝渊都城”

腐朽的王朝在无数血腥的杀戮中崛起，破碎，分离。这个被欲望支配帝国如同地狱沼泽般的将我的一切湮没在其中，我拼命地挣扎，直到混浊的泥土将我的头顶淹没，直到我腐烂在那一滩泥土之下。

权力？欲望？

将这座罪恶地王城笼罩在时光的血泊中

将是永无止境地轮回

帝渊，这座曾令无数人抛弃所有，梦寐以求的虚幻王城，停滞在千百年的光阴中。终究没有人揭开她神秘的面纱，没有人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仅仅是神的一句谶语就让无数人的鲜血凝固在王城的罅隙之中，就连王城上空的那一片天空也成为一片血色

惨然的血色

战争在王城外分分秒秒上演，却从未有人坐上那个象征主宰王城。听奉神命的王位。

直到十年前，七星归位，王城外的结界解除后。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的父王坐上他也是天下人向往已久的玄冰龙椅上，听到冰夷一族跪地高呼王的时候。我清晰地看到宫殿外那条长长地通道上鲜艳的血迹时。我成为帝渊冰夷一族唯一的王子

象征着冰夷一族最伟大的祭司和统领十万水晶战士地白色勋章别在我的胸前。在所有人的眼中耀耀闪亮。

那一年，我十六岁

我清晰地看到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半毫的惊讶，有的只是惶恐与慑服。

因为当年的我，解除了王城中的七星封印。使整座王城原型毕露在众人面前。

看尽人世沧桑，睥睨世间的奇幻王城犹如神般屹立在众人面前

水晶质感的城墙上，再次出现了神的谶语

穿越光之墙，汇聚七星之力，授抒神之命

也就是说能够汇聚七星之力的人将操控虚幻界

所有扔结界解除了，帝渊成为冰夷一族的领土

我的父王和族人在帝渊中获取了大量的能量。操纵着现实与虚幻

十年来，我一直践踏着尸体一步步走来，鲜血成为我生命中唯一的颜色，我用我的一切保护着我的族人与我唯一的亲人——

我的父王，冰夷一族的王

直到今天

城门依然紧闭着，纯白色的城墙向外泛起一层一层的光晕。整座帝都犹如笼罩在一层薄雾中。更显得虚无飘渺。

我并没有叫阵，四周静得听不到任何声响。就连众人的呼吸也听不见，沉默如同死亡般笼罩着整座王城

许久，许久……

城楼上一缕若有若无的轻烟慢慢浮起，帝渊四周的城墙上，那些向外渗出的光晕迅速朝那一缕轻烟升去。看似不快的速度却在所有人的意识之前那些光形成了一位身着白衣的女子

白昼

我轻声唤出这个白衣女子的名字。白昼是七星封印中帝渊外围的第一层结界

哼，我冷笑地看着城楼上那个虚幻的身影，没有风，她如婵翼般的白袍却在飞舞。温和的阳光下是她那张绝美却异常苍白的脸

白昼以日月星晨的光或者只需要哪怕是微小如萤火般的光点就可以做出的强大而且密聚的结界，而这整个过程也只需要在须臾间完成。任何人一旦进入这个结界。就会像切豆腐一样被白昼那细如发丝的光线切成小如尘埃的颗粒。

当然这里的光也包括血光

所以，在一切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白昼都可以施展她的结界。

所以布置结界的会是一个人而不是念力。

所以当白昼变化成人形之时，就是她最大能量的展现，也是她离死亡最近的时候，

所以，当她施展白昼结界极限后无论成败，她都得死。

因为她是以自己的血肉设下结界的

“怎么，你经为以你的能力可以阻止我入城吗？”我飞上城楼，与白昼处在同一平面上，冷笑地望着她

白昼摇摇头，一行清泪顺着好精致的眼角滑落，她单膝跪在我面前“我从来没想与您交手，您将永远是我们七星之主，只是……就像她来时一样消失得那么安静，留下只是后的空白

王城外的结界解除，恢复了它原本的面貌，一个冰雕的王城，由里到外泛出微微的蓝光，城门打开了，最前面的是六个人的身影

熟悉却又陌生

加上白昼，他们是七星的守护者

他们单膝跪下，没有任何动作

白昼，苍墨，星露，月华，晨宇，曦穹，天一

传说拥有七星的人，便可以操纵王城，操纵天下

可笑又可悲的一个传说

流淌了多少人的鲜血

如同白昼一样，其余的六星分别是王城中各个地方的结界，在我解除七星封印后，全部听令于我。除了最后的天一星我始终无法操纵。因为在他身上布下的封印，我始终无法完全解除。

但仅仅是如此，七星却仍然归位。我仍然成为七星之主，多么一个可笑的传说。这也是一个多少可怕的传说

所有的人在一瞬间消失，如同白昼一样，除了那个神秘莫测的天一星

你想阻止我吗，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即使我破不了他的封印，但却有足够杀他的能力和把握。

天一摇了摇，城楼的阴影将他的身影淹没，看不清他的面孔。

那就让开，我不耐烦地挥挥手，周身的空气像飓风一样卷起，直扑天一而去

一身白袍的天一就像一张脆弱的白纸，被风卷到了很远，很远。直到看不到他的身影

我朝身后的士兵挥挥手，策马进入王城

身后是战士们激昂的呐喊和阵阵的马蹄声。王城一切结界解除。剩下的就应该是无止尽的撕杀吧……

就像多少年前那样——那个血腥红的年代。

一切只是在重演.


第二章往事

　黑暗中似乎有人在轻声叹息。

周身疼痛欲裂，我忍痛睁开眼。出现在眼前的是被粗大铁栏分成几份的乌去密布的天空

阴沉的云层在我眼前滚动不息，低沉得似要再次天地一合

又要下雨了，我似乎能想象得到如洪流般的大雨从天而降的情景，或者还夹杂着龙呜般的惊雷。就算是高贵的神祇也想要洗净这世间的罪恶吧。

想想也觉得可笑，一个快要死的人居然还要想着这些。我无力地笑着。一场厮杀过后。血淋淋的身体，已经没有笑的力量.

就这样吧，也许这样也是一种解脱。这样活着太累了。

我再闭上眼，等待着死神最后的宣判。

我的意识开始涣散，狂风卷起尘土打在我麻木的脸上，耳边开始响起阵阵惊雷，其间还夹杂着某个野兽示威的咆哮。

一个已经放弃了生存的人。任何恐惧和威胁已经变得如水般冰冷和透明。

大雨如约而至

“青儿”没有任何预兆，就像凭空出现的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膜上划下一个深深的血色痕迹，

是不是当生命中所有都是不是当生命中所有都消失时，那一缕隐没在内心深处的温暖会告诉自己曾有过的依赖。

是不是当决定放弃一切时，才发现一直忽视的人才是自己唯一的牵绊

可不可以让停滞在某一个时间的光景再次出现在脑海

可不可让双眼再次睁开，看看那个让我一直想念的人

惊雷。暴雨……

一切还在继续

我奋力睁开眼，寻向了那上声音的源头

雾般的雨帘模糊了我的视线，倾斜的雨点之中模糊出现了两个人影。

烟雨中，我看到父王冰冷阴鸷的脸和母后纤弱颤抖的背景

再坚强的孩子在母亲面前永远那么脆弱，一直以来在周身凝固起的坚硬外壳瞬间破碎，满腹的委屈。满身疼痛一齐涌向眼角。化为泪水无声地滴落。

就像在无止境的黑暗中忽起的一丝曙光成为绝望之后的寄托和安慰，

母后，当那一丝希望转变成求生的谷望后，原本虚脱的我伸出了双手。

没有人不惧怕死亡，更何况是一个六岁的孩子。

母后焦急的看着我说道，孩子，别怕，母后一定会救你的，她的声音颤抖中带着咽哽，但十分坚决

我默默地点点关，我看见三道白色的光向我急射而来，我知道母后是帝渊中最伟大的傀儡巫师，所用的白银丝削铁如泥，然而就在我以为快要得救的时候，父王鬼魅般的伸出手挡住了那三道白银丝。<网罗电子书>我看见他微微皱起的眉头。挡线的手指间流下了丝丝的鲜血。

即使是法力无可估量的父王，在面对帝渊中黑巫术最强大的傀儡巫师也会受伤。

‘滚开，你这个恶魔’母后绝望的眼中闪现出憎恨和悲哀。”权力就这么重要吗，重要到连你自己的亲生骨肉也这般折磨，七星封印，为了这个你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子女，够了，青儿，只有六岁，他还是个孩子啊“母后歇斯底里的叫喊声最终成为了无声的抽泣。

”七星封印“帝渊王城之中神留下通往凡尘与幻界的唯一出入口。千百年前，人们无意中发现了神留下的谶语。一直想要破除的封印。而我的父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开始修习全天下对封印之术最为了解的黑巫术。大成后，竟亲手杀死自己的七个子女，用他们的生魂引出了七星封印。可是天赋异禀的父王却还是无法破除王城中的七星封印。恼羞成怒过后，他竟听从了黑巫族大巫师陆离的谗言，将注意力转向了我。

我的身体里流着着白巫族和黑巫术共同的血液，同时具备黑巫族天生破除封印的灵力和冰夷一族强大的攻击能力。而这样的条件能力的我只是一切不幸与悲哀的开始。

我看见父王紧锁的眉宇间是那份志在必得的决心，他白色的长袍在风中飞旋。强大得足以人室息的灵力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我早听说过父王是一位深不可测的人物，全凭着高深的法力使整个冰夷一族在幻界大陆中雄霸一方。

我紧握着手，流血过多使我无法像父王母后一样用法力避开风雨。那些冰冷的雨点如同锋利的刀子。打在我的脸上。

麻木后生疼

我心中忽而阵阵不安，三天前，我被父王从母后的寑宫带走时，母后为了保护我曾与父王交过手，我亲眼看见母后流血过多而苍白的脸各摇摇欲坠的身体。她在昏迷前却仍然在呼喊我的名子。那一刻。母后是我唯一的依赖。我紧抓住她的手不肯松开。就像抓住生命中最后的一丝希望。

是的，母后永远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光明。她的身影在我面前永远这般高大。是我的依赖。可是现在，我真的为母后担心了，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母后的手在微微颤抖。我知道三天前母后的伤还未复原。可是却仍然从容地与父王对歭着。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那是母亲义无反顾的爱啊。

这一刻我泪流满面。

我动了动身体。却牵动了那些疼痛的伤口。不由得叫出声来。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的人听见。

然而那一阵阵的剧痛还未退去，极大的恐惧感再次将我笼罩在其中。

身材庞大的魔兽在不远处一跃而起。那气势足以将我压得血肉模糊。

在听到母后的声音后，再次唤醒求生欲望的我竟忘了自己的处境。

偌大的铁笼。三天三夜的殊死撕杀。三天三夜的饥饿难耐，已经将面前的魔兽逼向了疯狂。

有温热的液体滴落在我的脸上，还夹杂着腥红的血丝。面前魔兽白森森的獠牙近在咫尺。我似乎已经听到脖子断裂的声音，

一大片的阴影掩盖了所有的光明。

“饕餮，是饕餮啊”

尖锐的破空声划破风雨交加的天际。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随后，风停了，雨了停了，有那么一瞬间，仿佛整个世界都定格在眼前，

身体轻顠飘的，似要飞起来，飞向遥远的天边。

是死亡么？在疼痛来到之前。

我睁大眼，看着眼前的天空，白色的质感似要渗出水来。不对，这种感觉怎么这般熟悉，

记忆深处，某个地方忽然亮起。

是光墙，母后用巫术做出来的光墙。

四岁那年，巫族内部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我的父王率领三十万水晶战士进攻黑巫族的村落。

结果可想而知。黑巫族全军覆没，只剩下身负重伤的黑巫族的大祭司。

而让他活下来的唯一条件是。交出黑巫族所有关于的封印术的巫术咒语。

这也是攻打黑巫族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一场战争，我是亲眼目睹的暗红色的血流遍了整个山头。最汇聚成河。

残缺的尸体堆满整个山头，最终堆积成黑暗的尸海。

然而这场战争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却是最后母后用巫术做出的巨大光墙。

传说光墙是黑巫族巫术最高深的防御结界。这种光墙无坚不摧，只有历代巫后才会的顶级巫术。而我的母后是在血腥巫后之争中被陆离逐出黑巫族的女巫。也正是那场战争后她彻底地叛离了黑巫族。

而光墙的作用只能防御。我想这是黑巫族的创史人为了防止在战场上全军覆没而灭绝的情况吧。

但是制作光墙是极度消耗能量的。那一次大战后，她的灵力一直都没不恢复过来。而且一直忏悔当年的行为。所以现在的母后的灵力已经是强弩之末。

”母后“我努力集中精神。看清了天空上那一黑一白的两道人影。

母后因为激动而颤抖的手紧握着白玉法杖。美目圆瞪地怒视着一身白被的父王。怒吼道“饕餮乃上古凶曾，生性残暴，你……竟将一个六岁的孩子与它关在一起三天三夜……你……。奇﹕书﹕网我看到母后苍白的脸上那深深的疼惜，她紧握法杖的指节皆数发白。母后深深吸了口气，像是在下定决心似的，我看见白玉法杖顶端那颗剔透的珠子渐渐亮了起来。母亲双手高举法，闭上眼，口中念起了冗长而又繁杂的咒语，随着咒语越来越急促，白玉法杖顶端那颗银白色的珠子也随之越来越亮。直到那些银白色的光茫强烈足以让人失明。我隔着光墙却丝毫不受到那些光线的伤害。母亲的声音这一刻在耳边响起。

平静而又决绝。

”将成，两年前，你听信黑巫族大祭司陆离的谗言。杀死自己的七个子女。当时我没有能力阻止你，但是今天，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容你伤害青儿。“

纯粹的白光中，母后黑袍是最醒目的焦点，银白色的光线转变成锋利的箭，齐齐射向融入白光之中的父王。

然而，一个声音，阴沉得如同地府中飘荡的阴灵。带着罪恶的气息。刺激着我的神经。

”凭你，也配“

有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忽然间在心底形成莫明的寒意与害怕，

就算是面对饕餮，面对死亡时也不曾有过的，深入骨髓，透穿肺腑。

这种感觉在某一处引爆，扩散到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我看见银白色的世界里忽然亮起的一缕金色的光。

就像清晨的阳光划破满是迷雾的大地，

笔直地穿透某一个地方——一个身影骤然坠落。在已经不再纯粹的世界里划下一个不太规则的黑色弧线，

胸腔内有什么东西破碎了，整个世界也随之崩塌。

周身溅起水花，那些雨点再次打在脸上，喉咙处如同塞进了什么东西，堵得我发慌。

我定定地看着不远处的母后，她跌落在地，雨水打湿了她的长袍，她打湿的长发紧贴在脸上，苍白的嘴角边还不停地涌出鲜血，她的眼神开始涣散，却还在用力地向我伸出手，轻轻地唤着”青儿……“

一只在海上重创的船停在为它遮风挡雨的海湾，却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那个海湾轰然崩塌，那只船会怎样，

会不会沉入大海？

耳边伟来野兽急促的咆哮声。可这还重要吗？

那只曾经带给我无数温暖的手垂下后，溅起水花打在我的脸上。再也不会抬起来，轻抚着我的脸为我擦掉脸上的污垢，再也不会拥我在怀，为我讲诉古老，古老的故事。

再次看到的会是什么，是冰冷而又苍白的脸。还是那深入比死亡还要可怕的战争。

好许还带着一份绝望后的无奈，

”母后“当所有紧绷的神经在一瞬间被切断后，那个压抑在心中的火山终于爆发了，

与此同进，我的眼角出现了那只向我年来的野兽，带着贪婪的欲望向我咬来。

”啊……“不可限量的能量在我的身体里蔓延，使我整个人穿过了它的身体。鲜血顺着我黑色的指甲滴落。

一切重归于黑暗后，我听到父王阴森而又满意的笑声。


第三章 真相

　可恶，面前流动的银白色光墙，轰然破碎

周身一切幻象皆数消失。空气中是我沉重的喘息声以及紧握拳头下滴落鲜血的声音

我紧咬下唇，努力压抑着将要夺眶而出的泪水。

原本以为冰冷的心被唤醒。然后承受着那些伤疤的隐痛。

事隔十年，为什么那些疼痛丝毫不曾减退反而越发严重了。

只因为那些伤化为烙印。时刻提醒自己曾经的伤害。

不争气的眼泪还是流下了，顺着下颔滴落在纯白色的冰宫地面上，分散开来散落成漂亮的泪花。

“怎么，你都想起来了么：一个声音在耳边突兀响起，平静得听不到任何的波澜。

我抬手拭去脸上的眼泪。转过身后我用足以让人窒息的眼神看着那个声音的主人——黑巫族大祭司陆离。

他被黑色法袍裹起来的身体因年纪过高而略显佝偻。那张布满刀刻般皱纹的脸上，一双突起的眼中射出锐利的精光，

我并没有说话，与他对峙着。

周围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像一根拉紧的弦，随时都会因为任何动静而繃断。而那些无形的杀气，将会转变成为最锋利的利刃，在瞬间将对方致于死地。

“呵”老谋深算的大祭司转过身，回避着我的目光。原本凝重的脸上渐渐缓和起来。

我冷笑地看着他因为恐惧而微微颤抖的身体，。他看着被我毁坏的幻影光墙。喃喃道：“不愧是七星选召的人，连神力布下的幻影光墙也这么轻易地就……”

意料之中的惊讶

“十年前”他慢慢转过身来，声音是那种虚脱后的无力“你的父王为了防止你造反，将你十六岁以前的记忆全部封印，交与我……”Qī.shū.ωǎng.说到这里他用手在虚空中划了个圆圈，一此浓密如同墨水般的光线在我面前幻化出一个个模糊的画面。

从我的出生一直到我跪地服从父王那一刻。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些曾给我带来快乐与痛苦的画面，那里有母亲慈爱的笑脸，也有父王残酷的冷笑。

“事实就是如此，你也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哼”

"你应该杀了他，那个魔鬼亲手杀了你的七个兄弟，还将你的母亲的遗体碎尸万段埋在帝渊一千二百万颗冰魄之中。你早该杀了他，可怜的巫后竟连全尸也不能留下啊……"竭斯底【奇】里的怒吼在我耳边【书】响起。我转过身，面对着陆离，他刚收起冷笑的脸以极快的速度转变成悲痛令人欲绝的表情。

“我会杀了他的，”我看着陆离一字一句道“不过在这之前我还得做一件事。”

“什么事”

“杀你”

陆离瞪大眼看着我，他黑色的长袍下似有银光闪动。我知道那是他在储存实力。防备我的突击。他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杀我,为什么？”

“因为我要进入王城内部，杀死将成”

“原来是这样，”黑袍巫师长嘘一中气，用袖子擦拭了额头的冷汗。“我可以放你过去，这里本是将成交给我守护的，他将这里的出口布下了结果，想将我困在这里一辈子，哼，没那么容易”他转过身，黑色的法袍下的银光渐渐退去。其实他也许还想说，黑巫族的大仇未报，他是不会死的。他会看着整个冰夷一族是如何毁灭的。

我想他再好看不到了

只有死人才看不到。

可是他还没有死。

陆离倒在地上的，不敢相信地看着我，血从他的嘴角涌出，他的胸口有一个很大的窟窿，奇妙的是伤口处并没有血液流出。我甚至可以清晰的从那里看到他身后的光墙。

这是幻影剑的特别之处，在刺入身体的瞬间将伤口的血液凝固，不让那些肮脏的血液污染他纯洁无暇的剑身。

大口大口的血液从陆离的嘴里涌出来，他还没有死，只是因为他还有许多疑问和不甘。

他的眼睛甚至比活着时法力最鼎盛时还要亮和黑，“为什么，为什么啊。”每说一个字便会从他的嘴里涌出大量的血。

为什么，我低头轻抚着手中的幻影，重复着他的话

“为什么，为什么呀”他突然从地上窜了起来，像饿狗一样地扑向我。可在离我只有五步之遥的地方被光墙挡住了，他拼命地捶击着光墙，黑色的指甲竟穿透了光墙。向前伸来。。他血红的双眼中流下的已不再是透明的泪水而是腥红的血。

“没有我，你解不开这个结果的，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

我冷冷地看着疯狂的大祭司道：你永远也不可能解开这里的封印，你早被将成下了咒。你的命已和这个结果化为一体了，只要你死了，这个结果自然就会解除。

“不，不可能，他什么时候下的咒，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疯狂地大叫着，这个并不擅长肉搏的巫师竟用身体撞击光墙，“我忍辱负重十年，为的只是等到这一天，我不可以就这样死掉，你们都还没死，我怎么能死……我……怎么会死啊……”他突然冲破光墙向我冲来。

“找死”我将手一挥，一道青光便从手中飞出没入陆离的眉心。他再次倒在我的脚下同，满是血的脸上，不知何时浮出了抺诡异的笑容。

“你会不得好死的”他诅咒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四周的封印解除。在我面前出现一个圆形的大洞，在我走进去之后，迅速消失。


第四章 最后的战役

　从来都不知道冰夷的王城中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望无垠的荒戈壁，狂风起沙尘在周身形成一个个旋涡，天上并没有太阳，但整片天空看起来像燃烧的火海。炙热的空气在视网膜上留下扭曲的幻影，迎面而来的热气如同炎江般涌向我的肌肤。腰边幻影剑不安地震动着，一滴晶莹的水从剑尖落下，还未落地就化为了烟雾。

我将幻影剑收入袖中，心中不由得微微一振，幻影剑是用万年玄冰筹成的，就算是当年在大地上称霸一时的火族好无奈于他，百年前我的父王就是靠着幻影剑一举歼来火族圣地，斩杀火族之王，就算是在火族的万年圣火下也毫无损伤的幻影竟在这里产生了异变。我收紧瞳孔虽然早就料到帝渊之中危机四伏。储存的能量也是无法估量。可是仅仅隐藏在空气中的能量就已经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了。

这仅是一个开始而已，开始而已，

我举目望向远方，踏出了我的第一步。这是一段很漫长的路，不过也快结束了。

“少主”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当说到“少”字时还看不到那声音的主人，可说到“主”字的时候，一个身着白色战甲的人已经单膝跪在我的面前。

我看风在他身后被他卷起还未落地的沙尘，灼热的空气在他的脸上划下一个个深长的口子，流下鲜红的血在瞬间干涸在伤口处，形成一个个难看的伤疤。

我抬手轻抚过他的脸，白光过后我看见那些裂开的伤痕在瞬间愈合。转换成刚毅结实的肌肤。元婴抬起头来，英俊的脸上满是惊恐与疑惑。他不敢相信，平时冰冷绝情的少主会在这个时刻消耗灵力为他冶伤。

他的头盔有些地方已经损坏了，露出几缕一直隐藏在头盔中的白色头发。纯粹的银白色在空气中宛如光线的头发！，我下意识的摸摸头上的盔甲。

王城中有个禁令，每个人的头发不可以暴露在外人面前，所以每一个人包括皇族都会有一个从出生到死一直戴在头上的头盔。二十年来我一直奉行着这个禁令，从来也没想过为什么。

直到今天，我看着元婴淡紫色的瞳孔，我突然觉得不什么事是我一直忽视的。"元婴，水晶战士不是冰夷一族的人么，为什么流出的血跟凡尘中的人一样是鲜红的”我知道他是水晶战士中的长老前辈，所以这个他应该所以这个他应该知道。

我看见元婴因激动而颤抖的身体，这外久经杀场，冰夷一族最完美最勇悍的战士，这个就算是面对帝渊面对我父王那个深不可测，那个凭一人一剑灭掉整个火族的人也丝毫没有退缩的人，却因为我的一句漫不经心的话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他漂亮的眸子里满是复杂的神情，几分激动，几分无奈，几分感激，但那里的最深处的还有一丝莫名的憎恨。

“少主”，元婴低下头，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就恢复了最初的冷漠，冰夷一族的每一个战士的神经都像刚铸的一般，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在最快的速度恢复过来。这是一个军人最需要，只有这样在战场上才不会出现军心大乱的情况。这也是冰夷一族称霸幻界的主要原因之一。

“少主，有许多事，你只有亲身体会过才会明白，所以请您不要在问了：他平静的脸上看不见任何的波澜。

我张了张嘴，正准备问下去，可想了想在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动摇军心，就算明白了又怎么样，一切都不是要结束了么。

“水晶战士的伤亡怎样？”我从他身旁走过，丢下一名漫不经心的问话“少主，我们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我猛地停下了脚步，回头望着元婴如冰雕般的脸。”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其实当初我把黑焰交给元婴时，就想过会全军覆没可现在却听见这样的一句话。

“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我下意识地握了握手中浑圆的一珠子，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这就意味着，结束这十万战士生命的将是他们的少主。

我转过身，挥了挥手道“走吧”

这个帝渊有隐藏着太多太多的秘密。

看见父王的时候，他仍然身着他那件白色的长袍，站在高高的祭坛上用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与我对峙着，在他的嘴角还挂着一丝不屑的冷笑。而他的背后却战着十几个绝色的红衣女子。

周围的温度比刚到这里的时候高上百倍，我冷笑地说道，火族旱魃，想不到被你灭了全族的火族圣女站在你的身后，真是可笑啊。

“恐怕你想笑也笑不出来了，父王冷笑道：你带来十万水晶战士，是想倾全部的冰夷力量来对付我，可是没想到吧，原本以为灭绝的火族却被我留下了十二个圣女为我所用。其实十年前，我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造反的，还有那个愚蠢的陆离，以为他像狗一样的奉承和挑拨我就会轻信他么，哼，可笑的家伙。其实我等这一天也很久了，我倒想看看能够破除七星封印的灵力有多么强大。你可不要让我失望。肆无忌惮的笑声在我耳边响起。

我抽出身畔的玄冰剑，指着他冷冷道：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死得太快的。

父王大笑道：好，好，好，不愧为我将成的后人，那就受死吧……还未说完，，他周身白光爆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下祭坛。

我向身后挥挥手，迎了上去。

灼热的空气灼伤着每一个人的肌肤，脚下是暗无天日的叫喊与撕杀，周围是无数看不清人的光影。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会有如此之快的速度。银白色的分散开来如同利箭一般齐齐向我射来，我闭上眼，快速而敏捷地躲过每一次的攻击，在置身事外的人看来，就像两道白色的光线在空中来回追逐。

父王的速度太快了，而这样的速度还不到他法力巅峰时的一半，可就算是这样的速度已让我仅能够躲闪却无还手之力，其实父王的剑法很简单，他的剑法是凡世间最简单也最基本的砍，硝，刺，而且毫无招式。我甚至可以预测出他下一剑的招式和方位。这也是剑法中最为可怕的一种，没有多余的招式，每一剑都短促，精准，毒辣，最要命的是比光还要快的速度，就像是置身于湍急的瀑布之中，明知道急流的瀑布向你冲流过来却毫无办法。父王的速度越来越快，他那短促快速的剑法也找不到一丝破绽。我暗叫不妙，这样下去可不行，我祭出幻影剑，坚定心神，只觉得四面八方皆是父王白色的身影。忽然我看见那纯粹的白光之中隐约的黑点。微微诧异后，我刻不容缓地向那里刺去。

“铮”是利刃相击的声音，纯粹的白光之中一些不规则的黑色如同潮水般向外倾泻而下。

\奇\就像在一张白纸上不小心沾到的大片大片的墨汁。

\书\我看到父王一头乌黑的长发。以及他那双因愤怒而通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的眼睛。

黑色的头发，红色的血，隐约间我觉得我发现了什么。

“你不是冰夷族的人，”震惊过后，的脱口而出。

“你知道的太多了”父王咬牙切齿的说道，“那我就不能陪你再玩下去了”他忽然将手一挥，一道白色的光夹杂着闪电向我胸口辟来。我整个人向后倒飞而去，身体在炙热的水土中向后拖滑了一阵终于停了下来，嘴角也不断地涌出了鲜血，，继而随之而来的是室息的疼痛，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骨头。“你是凡尘中的人类，这怎么可能，”我支撑着站了起来，可每动下都会让我感到撕裂般的疼痛。只是内心中的惊恐以及疑惑比身体上的痛苦多上十倍。虚幻王城是凡尘人间所喻为的神界，一个人类怎么右能操控它不下百年，何况人的寿命也是不限的。……还没容我继续想下去，突然间从四肢一阵剧痛。接着我的身体被整个悬空吊了起来，四根透明如同光线般的丝线穿透了我的四肢，我看见从针口处流下的鲜血滴落，有一些顺着那些白色的丝线滴落，就像是有人在虚无的空中，握着一支沾满鲜血的笔画下的四条笔直的直线。

而线的另一端是父王熟炼的手势。

傀儡术。

我闭上眼，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保持着清醒。暗自储存能量。“连对手的实力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敢孤注一掷地攻城，简直就是在送死。”分的话刚落音，我就感觉到四肢上又传来的剧痛。就像有人用锤子使劲地向骨头里钉打。那种似要将骨头碾碎的疼痛使我的眼前一黑，险些昏了过去。我紧咬着下唇，挤出一丝冷笑“我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我用念力取出一颗浑圆的一珠子，剧烈的白光下那颗泛着蓝光的珠子显得份外的娇艳两眼刺眼。天空骤然阴沉下来，接着是随之而来的惶恐的尖叫声。无数阴灵假慢慢从温存的身体里被抽离，游丝般的涌向和身前的珠子。

我看见父王因惊恐而扭曲的脸，他盯着我面前的那颗珠子大叫道“怎么可能，你竟能驱动噬魂珠。"

就趁现在，在父王分神的那一刹那，我用念力驱动幻影剑，展断了牵扯四肢的丝线。

血还在流，但手还是可以动的，我双手指尖相并，让噬魂珠处在双手留下的空间里。深呼吸，所有战士的亡灵停止了呼喊，原本通体幽蓝的噬魂珠已经变得如墨般的漆黑。我看见十二旱魃在尖叫中化为红色灰尘，强大的阴灵之气侵蚀了她们的元神，让她们灰飞烟灭。

噬魂珠本是魔界的法宝，千百年来无数厉鬼阴灵被此珠震毁，更具有摄取生魂的能力，是幻界大陆上极为凶煞的法器。十年前，我无意中得到此物，并发现它跟王城中七星封印有很大密切的联系。当年我就是凭它破解的七星封印。

然而一直像迷一样难以捉摸的天一星以用一事王城中神的谶语让我始终不明白怎样启动七星的力量。

我闭上眼，轻轻念起了神的谶语

穿越光之墙，汇聚七星之力，授抒神之命

飓风卷起沙尘在空气中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漩涡，我听风头顶响起的惊雷闪电如同银蛇狂舞在阴霾的天空划下一个又一个不规则的银线。

遥远的天边向我急射出六色光芒。

红，橙，黄，绿，蓝，紫

这六道光芒夹杂着腥风一间射入我手中的噬魂珠。与此同时，我感觉胸口有什么东西轰然破碎，一道青光从我的胸口射出融放镇魂珠。我知道那是噬魂珠在摄取我的元神，我的嘴角还在不断地流出鲜血，身体是那种被渐渐抽空的虚脱感。

噬魂珠在吸收了这七彩的光芒后，原本通黑的珠身渐渐泛起一圈圈白色的光晕，但也也只是片刻的光景，那些光华便如长鲸吸水般被噬魂珠吸收了。我松开托住噬魂珠的双手，身体形如坠落。

没有风，身体如同一片被打烂的树叶在空中飘荡。噬魂珠的周身如同电流一般的蓝色裂痕迅速蔓延了整个珠身。看样子是负荷不住忙忙巨大的能量就要爆炸了。

在闭上眼的瞬间我看见惊惶失措的父王。他慌张地比划着手势来回张合的嘴以及大汗淋漓的额头。只是我听不见那些声音，所以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也许是在布置结界而念的咒语吧。<网罗电子书>如果七是生封印如此不堪不击，当年你就不会倾全城之力攻打帝渊了，

我冷笑地闭上了眼。

天边无止尽的黑暗淹没了所有。整个人如同坠入了一个黑色的深渊，一直下坠，下坠。

一切都结束了么，都结束了……


第五章 结语

　清晨的鸡鸣划寂静了一个夜晚的城市，一声还未落下一声又再响起。没有节奏的此起彼伏。嘹亮的鸡鸣不久便传来了喝责与辱骂的声音。

“谁家的畜生，一大早不让人清净”

“老王，你家的鸡真烦人，清早地叫嚷些什么，……”

“去，去，去，叫什么叫……”一把扫帚或是什么东西落下后，惊起了一群鸡的尖叫声和扑翅声，不一会儿周围便安静了下来。

太下太平。

七点半，我睁开惺忪的眼，初秋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地。

起床，穿衣服，刷牙……

我背着书包刚准备拉开门，妈妈就从客厅里追了出来，手上还拿着一件外衣。

“哎哟哟，这两天降温，穿这么少怎么行，小孩子家可不能光讲漂亮。”

我指了指窗外的太阳，刚想说，才立秋，天气还不算太冷，还用不着外套。

可妈妈却又接着说“都立秋了，明天我还得把你的毛衣和几件羽绒服给你准备好”我一听就觉得头皮发麻，想想这天气穿上那个上学一定会被别人当作怪物的，比恐龙还稀罕的怪物。

我干笑了一声，说了一句“妈，我上学去了”然后便拉开门聪明地逃了。

身后传来妈妈高分贝地叫喊声“青青，放学早点回家”

“青青，路上别和陌生人讲话”

“青青，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把外套带上”

“青青，你……”

我惨叫了一声“天啊”后，用力蹬着自行车向前冲去，在拐角处，我单脚撑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老妈不去当高音歌手简直就是埋没人才。一中气竟能说出那多话，而且还底气十足。

想着想着，心中就觉得流过了股巨大的暖流，我抬头看着天上那个不太刺眼的太阳。没有王城中的阴晦暗淡或是灼热难忍。温度刚刚好，初秋的阳光就如同妈妈那双粗糙温暖的手。

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小巷口，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穿过学校附近的羊肠小道。

一路上我都骑得很慢，凡世的风景没有王城的豪华奢侈，却有着王城中没有的朴素和安宁。

我要将我所看见的一切刻在心中，等待以后老去，再慢慢回忆。我想应该会别有一番趣味。

我正在努力地学习每个凡世人都会做的每一件事。直到成为一个真正的凡人。

平凡的凡人。

来到学校后，我将自行车停在车棚里，向教室走去。路过操场时，有几个男孩在踢足球。他们在操场上快乐地奔跑，挥洒着健康的汗水。

足球滚落在我眼前，几个男孩怔怔地站在原地。用他们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我微微抬脚，将球朝球门射去。

漂亮的射门。

我对他们微微笑了笑，然后向教室走去。我突然发现这一刻他们的眼睛好亮，好亮。

走到教室的座位上，我打开书包。第一节课是历史，在拿出历史书的时候，我的手像触电一样微微麻痹。

那些消失了很久的血腥画面又浮现在脑海中，

历史老师戴着瓶厚的眼镜在讲台上口水飞溅，当所有词汇用尽后，她不得不加上手语。

历史是深重的，她给人阴沉沉的感觉，那些浓烈的血腥味迷漫在我眼前的世界。

那一节课过得很快，我没怎么听，我只记得老师在这节课的最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一个王朝的结束，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历史的老人总是趟着鲜血迈步地。

我突然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就像明媚的天空上不合时宜地飘来一片乌云。但又被风吹走了。天空仍然是晴空万里。

我坐在校园操场上的秋千上，合上眼，那些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温暖着我的每一寸肌肤。

一些往事如同影象般浮现在脑海中，悲伤地，美好地，痛苦地，难忘地。就像被风卷走的落叶。慢慢远离着这个季节。

我微微翘起唇，以后就连梦也不会悲伤了吧。

一片阴影投现在被阳光晒得生红的眼皮上。我微微皱眉，睁开了眼。眼前是一个黑色的轮廓。我揉了揉眼后，才发现那是一个人的脸。

“天一？”

“吵醒你了吗？”天天微笑地问道

我挪了挪身子，腾出了一个空位，示意让他坐下，“根本就没有睡着”天一转过身，就在要坐下的时候，他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神秘地说“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老样子，见到我永远不行礼”

我无力地点了点头”尊敬的天神，请问您到此有何贵干“

天一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一些阳光落到他的眼中，像是月夜中最闪亮的星星。

“其实当初你不必离开的，在七昨选召的七个人中，你是唯一一个开启七星封印的人。”天一望着远方，慢慢地说道“你完全可以留下来，成为那个世界的主宰……”

“然后再继续等待下次的七星选召。为下介的神布置重重障碍。”

天一笑着摇了摇头“原来你还在怪我。"他唉了一口气道“帝渊每隔一万年就会从七星先召的人中选出下一介的神。只有通过了考验的人才可以成为下一介的神，谁也不知道这是谁下的规则，什么时候不的这个规定，其实你也能怪我。我也算受害者啊。”

我笑了笑"我有说怪你吗，其实我更想说谢谢。”

“哦”

“天上的神永远不会懂得凡世间的感情。”我抬起头来眯着眼望着远方“没有战争，没有硝烟，没有血腥的杀戮。这里的一切都很平静，很干净。这一直都是我最想要的生活，这种生活也许会有她的缺陷，但比起王城中的血腥生活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

天一顺着我的目光望去，仿佛想到了什么，低声喃喃道“是吗，也许我真的不懂。你也不会懂得神的生活，那么枯燥，那么无奈。”

“是的，我们都不会懂，因为我们都没有在对方的处境里生活过。”

我和天一望着对方心照不宣地笑了。

一切的一切都在这样的笑声中被理解释然。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奇书网--Www.qink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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